
在昆明，同济校址极为分散。学
校总办公室先在临江里 106 号，后在
武成路468号。工学院在富春街富春
中学内。理学院在青莲街。医学院
前期上课分散在水晶宫、八省会馆、
青莲街、富春街、商业学校等处。医
学院后期在福照街商业学校。医学
院附属医院在翠湖南路4号赵公祠。
附属中学先在青莲街，后迁福照街商
业学校，1939年再迁宜良狗街西村杨
家祠。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先在
木行街，后迁双塔寺女子师范学校，
再迁至水晶宫、八省会馆，最后迁西
仓坡 1 号。图书馆在富春街太阳巷 l
号。测量馆在富春街富春中学内。
实习工厂在龙翔街、拓东路，解剖馆
在八省会馆。学生宿舍分散在文庙
东巷，庆云街太平巷、水晶宫、八省会
馆、富春街等处。校舍如此分散，在
管理、教学和生活上，给广大师生员
工增添了不少困难。学校曾有在昆
明海口自建校舍的计划，但因经费筹
措困难，未能实现。

1940年初夏，昆明物价飞涨。六
七月份，日机不断侵扰，打乱教学秩
序，威胁师生安全。秋后，日机加紧
狂轰滥炸，上课受到极大影响，高职

机械学生不幸在小坝附近被日机炸
死后，更使全校师生感到生命难以保
障。同济领导层紧急商议，决定迁往四
川。学校成立了迁建委员会，由周均时
校长任主席。8月24日迁建委员会议
又选出周均时、毛毅可、陈士敢、凌翼
支、周继健、黄榕增、倪超，王葆仁、唐
英、王世模、沈来秋11人为常务委员，下
设紧急处理组、校产运输组、总务组和
员生旅运组，分工进行迁校工作。

学校向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同
济校友钱子宁发电报求援，请他在宜
宾与泸州一带为同济寻找新校舍。
钱子宁面对母校迁校大事，立即组织
人员，想方设法，四处奔波调查。当
时的宜宾从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内
迁的机构颇多，早已人满为患，无法
安插拥有几千名师生员工和家属的
同济。下游的泸州比宜宾情况更为
严重，几乎无立锥之地。于是，就在
宜宾和泸州之间的江安县和南溪县
寻找。江安县已有国立剧专等单位
捷足先登，无力他顾。南溪县还有条
件和能力安置，但当地官员、士绅不
乐意多事，担心“下江人”涌进这个江
边小城，影响治安、风俗，造成社会动
荡，谢绝寻找校舍的要求。

南溪县所属李庄镇士绅罗伯希
和王云伯听到同济急于寻找校舍而
南溪县拒绝安排的消息，两人议论，
取得共识：“他们不要，我们来接待。”
于是，连忙找到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党
部书记的罗南陔说明了一切。罗是
读书人出身，向来对知识分子比较尊
重，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并召集一批士
绅名流到自己家中共商决策，经过几
小时的反复权衡，充分议论，与会者最
终达成共识，如果同济大学有意迁居
李庄，大家将竭尽全力为其安置。

经钱子宁与李庄当地官员、士绅
进一步洽谈，李庄方面为表示诚意，
由罗南陔当场起草了一份“同大迁
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的16字电文，请钱子宁发往昆明的同
济大学。随后又写了几份函件，从历
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等方面做
了较详细的介绍，分致同济大学与重
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等机关。

同济校方接到电文、函件后，十
分高兴，校长周均时当即派出理学院
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南赴李庄
考察落实。

9月30 日，决定校部和大多数单
位迁往李庄，医学院后期和附属医院
迁往宜宾，并在重庆至圣宫7号、泸州
峨嵋体育会、宜宾下西街9号分别设
立办事处。

10 月，大学部先停课（附中和高
职仍在昆明上课，直到1942年方迁李
庄），开始第六次迁校从昆明迁到四
川李庄、宜宾。

这次迁校，经川滇公路和滇黔公
路入川，山陡路险，汽车经常失事，旅
运非常困难。1941年3月4日学校装
运测量仪器的卡车，就曾在贵州威宁
附近翻车。

李庄镇位于宜宾以东的长江南
岸，属四川南溪县，背山临水，是一块
沿江的狭长平原，为宜宾东下泸州、
重庆的水路门户，它是长江上游重要
的水路驿站，也是川南山区农产品外
运的中转站。该镇街区东西长约l公
里，南北宽 500 米。它距西面的宜宾
市和东面的南溪县城均为 25 公里。
交通上，除有重庆、宜宾之间定期班
次轮船经过李庄外，宜宾至南溪还有
小火轮每天往返途经李 庄镇，所以，
交通尚称方便。

这里，原有省立宜宾中学、宪群女
中和完全小学两所。在全国乡镇中，
李庄教育事业尚称发达。抗战中，随
着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
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类体质研
究所、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中国营造学
社，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文化学术
研究单位相继迁来，镇上和周围乡村
人口激增，文化水准亦随之提高，当时
李庄成为与重庆、成都、昆明并列的中
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之一。

李庄镇上一无电灯，二无书店，
三无影剧院。同济经过6次流离颠沛
的搬迁后，在这里，开始了没有敌机
骚扰、比较安定的教学生活。

李庄是一个具有1000多年历史，
留有“九宫十八庙”的老镇。同济由

于先到，大部分单位安排在镇上的庙
宇中，小部分租用私人房屋。校部总
办公室设在禹王宫，工学院在东岳
庙，理学院在南华宫，医学院前期在
祖师殿（由李庄小学迁让），图书馆在
紫云宫，大地测量组在文昌宫，体育
组在曾家院子，实习工厂在官山，工
学院男生宿合在东岳庙东侧和羊街，
女生宿舍在慧光寺，教师宿舍在大夫
第、羊街、可颐园、肖家院等处。教授
新村及门诊部在官山，职工宿舍在蔴
柳坪巷及救济会院。附设高职在罗
家祠，后迁官山教授新村后面。附设
高中先在羊街肖家院，一年后迁官
山。德文补习班先在紫云宫，后迁官
山实习工厂侧，改名新生院后，迂至
夏麦坝新漏棚。

宜宾市古称戎州叙府，位于金沙
江和岷江合流处，为长江上游的第一
港，全年均可通航，为川西南、滇东北
一带物资转运的枢纽，商业颇为繁
荣。市内住宅除少数砖石结构外，多
为木瓦房。全市只有一个小型公园和
两个电影院，无自来水厂，市政设施十
分简陋。为了让医学院后期学生进行
各科临床实习，接触较多的病人，所以
经多方面联系协商，医后期特安排在
宜宾女学街县立女中，附属医院住院
部在西郊花园，门诊部设在女学街前
都司衙门，南门诊所在黄州馆，附设助
产护士班在医学院后期内。

到达宜宾和李庄后，同济才开始
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光，直到1946年
回迁上海。 （同济大学档案馆）

同舟敌忾济时歌
———抗日战争时期的“同济长征”（二）

抗战记忆

农场那些男女事
岁月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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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树林 文 剪/纸

随着人们工作生活节奏的提
高，对家政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家
政公司也越开越多，有专门对外的，
有对老人的，也有对特殊家庭的，旧
时上海人称之为开“荐头店”。

“荐头店”顾名思义，推荐人做
佣人，店主称荐头，亦即现今的介绍
人，走进荐头店待雇的男男女女，女
的称烧饭娘姨，男的称烧饭师傅，与
现在的“钟点工”类似。荐头店一般
都直接挂牌，广告语也写得明明白
白：“男女佣役介绍”，并附有“至亲
好友，无保还荐”之字，说明当时荐
头店在荐佣时注重担保，确保发生
事情之后，可以找到人。

开设荐头店的老板，大多数是
一夫一妻，故亦叫荐头店为“夫妻
店”。荐头店一般只有小小的一间
屋子，居中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和几
把靠背椅，两边靠墙放着长凳，是准
备给待雇的人就坐的。

荐头店所介绍的职业，有奶
妈、粗做、车夫、茶房、门房、厨房、
厅差等，这些职业大多是没有技
术的力气活，是贫穷人以力气换
取衣食的行当。每天上午，待雇
的人陆续赶来店里。他们大多数
是妇女，年老的、年轻的、健壮的、
瘦弱的，并肩坐在长凳上，等待雇
主前来挑选。

荐头店的伙计一般都经验丰
富、能说会道，能应付自如地接待每

一个来挑选待雇者的雇主。那时候
上海人家里需要请保姆、钟点工、奶
妈时都会到荐头店去选，因为这些
荐头店推荐的有保障。

从荐头店到家政服务，现在上
海又有了社区服务点，而且统一管
理挂牌上岗，使雇佣关系明确，为社
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荐头店与钟点工

闲话花样

■叶基馥 文

在一次农友的聚会上，有一档特
殊的节目，就是请那些“插兄插妹”后
来结成伉俪的夫妻上台亮相，并当众
谈谈他们当年在农场恋爱的过程。
目睹一对对曾经风华正茂的少男少
女已变成鬓毛染白霜的老夫老妻，在
大家掌声和笑声中大大方方走上台，
共同经历过那段知青岁月的我，思绪
万千，感慨不已。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一
大批知青中学一毕业就随着上山下
乡的洪流，奔赴农村农场。那时大都
是十七八岁，正是青春萌动、情窦初
开的年龄。一些出身于书香家庭的
农友，偷偷地传阅着《安娜·卡列尼
娜》、《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少年维
特之烦恼》等禁书。从“穷街”走出的
一些农友，悄悄地又津津乐道地传播
着最近发生的农场“绯闻”。虽然那
时年轻人的情感遭到人为的压制，谈
情说爱被作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受到
批判，但男女间的那种美好情感，就
像埋藏的地下水暗中涌动。

听着台上一对对老夫妻们恋爱的
经过，正印证了“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
少女不怀春”不可抗拒的成长规律。归
纳他们的恋爱史，大致有以下类型。

有的是青梅竹马类，“黑皮”和阿
玉就属于这种类型。他俩都是 70
届，从小长在一个弄堂里，在学校就

“敲定”了俩人的关系，中学毕业后又
分配到一个农场。“黑皮”长得虎背熊
腰，皮肤黝黑粗糙，他的雅号名副其
实。而阿玉长得娇小玲珑，皮肤嫩白
细腻。如此大的反差，在别人的眼里
他俩谈朋友是不可能的事。但他俩
却偏偏爱上了，从学校爱到了农场。
那年年底宣布上调名单，阿玉榜上有
名，“黑皮”没有上调的份。宣布名单
的领导煞有介事地说道：“有小资产
阶级思想的人，必须在农场继续改
造。”阿玉回到上海后依然不离不弃，
一直等到“黑皮”上调离开农场，最终
俩人携手走上婚姻殿堂。

有的是情投意合类，阿文和盈盈
属于这一类。阿文长得斯斯文文，喜
欢看书学习。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
动”的年代，他还自学英语。盈盈出身
书香人家，平时喜欢挥笔写文，与阿文
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而且俩人分

别担任放水员和植保员，其工作岗位
也提供了“眉来眼去”的机会。逐渐俩
人擦出了“火花”，产生爱慕和感情。
不料被领导发现，作为“阶级斗争新动
向”的反面典型进行批判。为了逃出
魔掌，阿文毅然报名去外地一家工厂，
怀着悲壮的心情离开了农场。虽然俩
人从此远隔千里，但书信不断，爱情之
火越烧越旺。盈盈上调回到上海后，

“义无反顾”地与还在外地工厂工作的
阿文结婚。此时此刻，望着台上他俩
一脸的幸福，我想人间的纯真感情是
任何势力都压制不住的。

康康与根娣这一对，属于同病相
怜类。他俩都是“老三届”，也都出身
于有问题需要划清界限的家庭，背负
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分配到了农场，受
到周围的歧视和冷遇。在无依无靠的
环境下，他俩走到了一起，尽管不在一
个排里工作，但农闲时悄悄溜出农场，
到附近的镇上遛达遛达，相互倾诉心
中的苦闷，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然
后又悄悄溜回农场，背着领导打起“爱
情游击战”。直到有一年双双被上调，
俩人的恋爱关系才随之公开。

阿宝和美英这一对则属于惜玉
怜香类。72 届的阿宝能文能武，样
样农活拿得出。74届的美英身子瘦
弱，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繁重的农
活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时常暗中
流泪。同在一个排里工作的阿宝看
见后，就会主动上前帮忙，或帮她割
掉田里的麦子，或分挑来不及挑完的
担子。碰到“三抢”农忙，阿宝会悄悄
递给美英一把磨得铮亮锋利的镰
刀。遇到冬季开河，阿宝事先制作了
一根又柔软又有韧性的扁担。当美
英挑着河泥，随着一路发出“吱呀吱
呀”的扁担声，引来众多女农友的羡
慕。好在那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
被禁锢的爱情如鲜花绽放，似春水奔
涌。阿宝爱护疼惜美英，最终打动了
美英的芳心。1979 年俩人分别“顶
替”父母回城，三年后喜结良缘。

当然在农场里谈情说爱的男女，
并不一定都会结出爱情之果。回到
上海后，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劳燕分
飞。这些分手的农友，大都不愿意参
加农友聚会，生怕聚会时遇到“那一
个”而引起尴尬。但不管最终是喜结
良缘还是各奔东西，那段走过的岁月
是共同的记忆。

晨曲 ■朱良城


